
    记得年轻辰光，单位里有

一个姓傅个老领导，阿拉侪叫
伊老傅部长。上世纪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厂里为了引进先进
设备，学习先进技术，经常需要

派人出国。虽然每趟出国个人
员当中主要是专业人员，但是

总还是需要安排个别领导带

队。搿种机会当年邪气吃香，但
老傅部长每趟侪是笑嘻嘻讲：
“同志们先去。同志们先

去。”结果直到退休，公费

出国伊一趟也呒没去过。
老傅勿是一个欢喜呆

辣办公室里个人，经常能
看到伊辣厂区里到处跑。

埃歇辰光伊虽然已经五十
几岁了，但思路敏捷，性格

活跃，腿脚灵便，拿手底下

十几个科室管理得井井有
条。每个礼拜一，伊会到每

个科室走一圈。科室散布

辣辣厂区和码头，伊踏一
辆“老坦克”（旧自行车），

兴冲冲赶东赶西。到船体
科，伊戴好安全帽，劲头十

足上船台看分段拼装；到
机械科，伊兴致勃勃下车

间看曲轴加工。
老傅喜欢京戏。有辰

光科室里因为各种原因，
气氛比较压抑，被老傅看到了，

伊就讲“阿拉来段京戏，活跃活
跃。”老傅祖籍北京，爱唱“我本

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老傅不但自家到处跑，还

要求工会主席带动职工跑。结
果阿拉经常被组织起来，辣春

暖花开个辰光，出外远足。队伍

里老傅顶开心。伊同工会主席
走辣前头，就像打仗冲锋个旗

手———当然，手里举个是旅游
用个蓝色三角旗。辣迭面三角

旗个带领下，阿拉到过漫漫竹
海，茫茫大湖，金沙海滩，一线

天高山。可惜后来有领导放话
讲：“介许多人一道出去，出了

安全事故哪能办？”再后来，搿
类活动就少了。

除脱带队外出搞活动，老
傅更要求伊手下个干部分头

跑。跑啥

地方呢？
跑有困难个职工

家庭。有一年台风
过境上海，漫天狂风暴

雨，我住辣浦东小镇上
个老家进水了。水从水

泥地面冒出来，从门槛
流进来。全家人忙了整

整一夜天，到天亮还辣

朝外头铲水。我打伞，
迷迷茫茫蹚水跑到公用

电话站，打电话请假。
呒没想到，过脱半个

多钟头，屋里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工会主席，一个是

工会组长，讲是领导老傅，
要求各科干部，一定要到

今朝请假个职工屋里向，
帮忙解决困难。两个人一

面讲，一面就要帮忙铲水。

我邪气感动，讲阿拉自家
能够克服。

辰光就迭能一年两年
三年⋯⋯勿知勿觉过去

了，老傅天天辣部长办公
室里忙来忙去。厂里业务

稳定了，技术成熟了，出国
机会越来越少。终于，老傅

要退休了。为了干部队伍
年轻化，上级也呒没回聘

留用。职工大会浪，工会主席透

露了迭个消息以后，大家一片
叹息，我心里也蛮难过嗰。

过了交关日脚，某个礼拜
一早浪，阿拉科里突然有人讲，

真可惜，现在听不到老傅唱京
戏了。又有人讲，不晓得老傅现

在辣做啥？大概辣屋里向带孙

子吧？坐辣窗口边个老李嘿嘿
笑了。老李和老傅住辣同一个

工人新村，平常消息灵通，看伊
个表情，肯定有料。果然，老李

喝了口茶，慢慢讲道：“傅部长
退休之后，不晓得哪能想嗰，去

读了个导游培训班，拿导游资
格证考出来了。现在三天两头

带团，勿但全国各地跑，还常常
带团出国。喏，上个礼拜刚刚从

澳大利亚回来。”看来，老傅仍
旧是那个爱动爱跑个老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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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个松江四鳃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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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和“落场势”

    一张废纸头，

啥人缺德随便厾。

风儿吹呀吹，

纸头地浪溜呀溜。

小狗看见了，

上去鼻头嗅一嗅；

小猫看见了，

好白相来搓纸球。

宝宝看见了，

豪忄叜拾起拿到手：

搿是干垃圾，

勿要厾错垃圾桶！

    天冷了我翻翻箱子，寻

出勿少老早冷天用个“装
备”，其中就有好几只绒线领

圈。有店里买个羊毛机织领圈、

也有我姆妈用细绒线、粗绒线亲

手结出来个。领圈是一种长方形
绒线织品，摊开来大概 25厘米长、6

厘米宽。至于织法，一般就是平针织
法、厚实眼有元宝针，也叫“玉米针

织法”，再辣两头钉三四粒揿纽，一
条简化版“围脖”就做好了。

现在迭种物事大多数后生家已
经“看勿懂”了。我有趟问过一个小

年轻：“侬晓得迭物事派啥用场？”伊

朝我看看，讲：“当护膝嘛像啥忒
短？”看伊摇头讲勿出，我笑出了声，

侬只“木瓜”！搿是阿拉老早冷天出

门辰光用个领圈，我顺手就拿起一
只领圈沿牢伊个衣裳领头，转到后

脑个发际地方帮伊揿好揿纽。拍拍
伊肩胛，问：“是否暖热？”伊开心个

讲：“咦，老灵个！迭能一来，外头风
再大也吹勿到头颈里了。”我告诉

伊，老早子大家服装单调，冬天侪穿

中装棉袄，侪是立领式样，搿种领圈
邪气好用。辣埃歇辰光，搿种领圈还

是一种时尚用品，每个人侪有好几
只，平常可以“翻花头”。

老婆眼睛尖，顺手拿起一只灰
颜色细绒线结个双层领圈问我：“想

想看，迭只领圈啥人送拨侬嗰？”“搿
哪能会忘记脱！还是阿拉谈恋爱辰

光，侬陪我辣医院里吊盐水辰光结
个，我勿是叫伊‘温暖牌’嘛。”尽管

快四十年了，我还是立时三刻就回

想起了当时我感冒发高烧，挂急诊

后要吊几瓶药水，伊陪我一个夜里
就结好了。结婚后个好几年，搿只领

圈我一直套辣头颈里。
老婆又拣出一只小一号个领

圈，拿了手里勿作声了。我看看伊，
晓得伊又辣辣想女儿了，正是慈母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做娘嗰就是掼

勿脱对小囡个思念。我脑子里也勿

由浮现出女儿小辰光戴着迭只领圈
到处跑个活泼景象。
时光匆匆，好多年一晃就过去

了。女儿一点点长大，从小学到中学

再到大学，然后出国深造，今年阿拉
也有了外孙。
虽然现在到了冬天，市面浪有

各种各样个保暖用品，搿种简陋个
领圈已经呒没啥人用了，但老早子

伊带来个温暖是忘记勿脱嗰。

    已经过去个冬至是一个有意思

个节气，搿天，白天顶顶短，天气顶
顶冷，而辣辣迭个顶短顶冷个后头，

是天地之间勿声勿响发生个变
化———阳气开始上升了。

蜡梅花可能是顶早感受到迭种
刚刚从地底下升起来个阳气嗰。所

以，宋代有一个叫高荷个诗人，写过
一首《蜡梅》：“少镕蜡泪装应似，多

爇龙涏臭不如。只恐春风有机事，夜
来开破几丸书。”前两句就是平平常

常个描写，蜡梅花长得又香又好看，

像煞是蜡做嗰；后头两句就有玄机
了：春风恐怕马上要到了，勿相信去

看，夜里向开个几朵蜡丸，就是带口
信来了呀。有意思口伐，梅花个心事，

诗人看出来了。

只勿过，从转变到结果，还是有
一大段过程。比方讲，冬天到了，春

天还会远吗？勿远，还有两个半号
头。所以，有意思个古人就想出了一

只画梅消寒个游戏：从冬至搿日开
始，先画一枝素梅辣纸头浪，之后，

日日画一朵梅花上去，九九八十一

天之后，八十一朵梅花画好了，也就
冬去春来了。

梅花啊梅花，侬好事体做到底
了，蜡梅开好红梅开，搿段辰光，侬

要有始有终全程陪同。
当然，迭个过程当中，阿拉有空

也有一桩事体好做：蜡梅花可以窨
茶。顶好是含苞待放个，配普洱、白

茶、乌龙之类，寻只茶罐头，一层花，
一层茶，铺满后，盖紧。十天，半个号

头，拿出来，挑出梅花，再拿茶烘烘

干，就可以了。

勿错，迭个冬去春来，阿拉有梅
花相伴。

    上海人把收场的台阶或机会称

作“落场势”；上海话里说“呒没落场
势”意即某人处于下不了台的尴尬

境地。评弹《战斗中的青春》里有：
“连忙扭过头，找个落场势”；小说

《繁花》里写道：“阿姐我开了口，有
落场势吧”；小说《黄浦春潮》也有：

“我不过是开开玩笑，你就火了，叫

人没个落场势！”
说起这个“落场势”，它的起源

是和戏曲有关的。过去戏曲演出时，
开头要有引入本题的道白，也就是

“开场白”。落幕结束时要有下场诗，
所谓“上场对子下场诗”；下场诗也

叫“落场诗”，起到角色收势、剧情段
落交代的作用。以现代京剧《智取威

虎山》为例，里面的好几场戏在落
幕前都有这类落场诗的传承。其

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第六场

杨子荣“今日痛饮庆功酒”

的四句唱词。郭英德在《明
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中

写道：“这种（落场诗的）体
例，大概源于宋元话本的

篇尾诗。”
这个和“开场白”

相对的“落场诗”，之
后便成为比喻

下台机会、收

场借口的民间俗语。明代白话小说

《醉醒石》里写道：“莫南轩说不入，
见他打了绝板，只得念两句落场诗

道：‘不贤不贤！我再不上你门。’”明
末清初小说《跨天虹》里也有如下内

容：“略有不到之处，他就不茶不饭，
无夜无晨，要争得口口有理，未便就

服，还要找几句落场诗。”

“落场诗”的指向形式有限，在

运用中就慢慢衍变成了“落场势”，

语言、形态、神情⋯⋯总之收场、下
场、落幕的种种做派样貌都可包含

在内。清代小说《九尾狐》里写道：
“这几句话原是水贞的落场势”。此

外，与“下场诗”相对应，也有人写成
“下场势”的。清代小说《醒梦骈言》：

“那眼来的使女也都劝他回家，只得

做个下场势道：‘你们这般欺负人，
我少不得不肯干休！’”

旧时的戏曲程式居然在方言俗
语里安身了，这样的“落场势”也许

是古代戏剧家们所不曾料到的。

    从新民晚报夜光杯浪看到尹

军先生写个《鲈乡、鲈公与鲈鱼》，
忽然想起老早辣松江立达学园读

初中辰光个事体。
当时我是寄宿生，初一下学

期，1952年 4、5月间，春笋刚刚
上市，第四节课下课以后，阿拉搿

点学生一路吵闹嬉笑，走过大操
场，走向学堂东面个食堂。搿间食

堂原本是一间寺庙，泥菩萨搬脱
以后就改成了食堂。房子虽然破

旧，但是地方勿小，可以放得下四

五十张八仙桌，每张台子可以坐
八个人，最多可以让四五百人一

道吃饭。辣食堂门口，我碰着食堂
里个小师傅，伊神秘兮兮个对我

讲：“亻那今朝有时鲜菜吃了。”我听
了将信将疑，咕哝了一句：“啥时

鲜菜？侬覅骗阿拉！”

照老规矩辣台子边浪坐下
来，台面浪照例是四菜一汤，勿一

样个是，平常吃个咸菜肉丝汤变

成了一大碗鱼汤。汤水清透，除脱
几片嫩竹笋，可以看到碗底有四

条四五寸长个黄褐色小鱼，头大
尾小，通体浑圆，有点像塘鲤鱼。

再看得仔细一眼，搿种鱼好像有
四个鳃，原来搿就是大名鼎鼎个

松江四鳃鲈鱼了。一尝鱼汤，果然

味道鲜美，阿拉真个口福勿浅！据
说，清朝个乾隆皇帝也邪气欢喜

吃搿种鱼，伊每次下江南，必定要
到松江尝尝味道。同桌八个同学

侪狼吞虎咽，一歇歇就吃得碗底

朝天。讲老实闲话，我平常是勿大
欢喜吃鱼汤嗰，因为总觉得鱼汤
里有一股土腥气，但是搿碗四鳃

鲈鱼汤一点呒没吃出土腥气来。

搿顿饭，食堂一共吃脱两百

多条四鳃鲈鱼，可见当时搿种鱼
个产量并勿少。至于价钿，能够让

阿拉搿些每个号头饭钿 7块洋钿

个学生侪吃得到，相信应该勿贵，
是普通家庭吃得起个美味。
到了月底，大多数寄宿生要

回屋里一趟，因为月底要交伙食

费，一来回去看看爷娘，二来要拿
下个号头个伙食费。自从吃过四

鳃鲈鱼汤，大家侪想带几条回去，
让爷娘也尝尝味道，也算尽一份

孝心。到了礼拜六，阿拉几个同学
约好，大清老早就出门，去学堂对

面个永丰镇农贸市场买四鳃鲈
鱼，价钿是每斤四五角。刚开始，

阿拉呒没经验，借只木桶，放半桶

水，拿鱼养辣桶里，心里想搿能一

来鱼应该勿会死脱了。坐火车个
辰光，阿拉几个人小心翼翼，尽量

勿让桶里个水晃出来。结果回到
屋里一看，鱼肚皮朝天，侪死脱

了。用死鱼烧汤，味道差了交关，
爷娘侪讲搿就是塘鲤鱼。

搿是啥原因呢？能勿能拿活
鱼带回去呢？后来，阿拉向渔民

请教。有渔民教阿拉：先买只蒲

包，放辣水里浸湿，然后辣蒲

包里放点砻糠，拿鱼放辣

砻糠上面，鱼就勿容易死

了。一试，果然管用。
再后来附近个河道发

生了变化，四鳃鲈鱼就变
得少了，阿拉也勿大吃得

到了，只有四鳃鲈

鱼汤个鲜美一直

留辣我个记

忆里。


